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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米勒得到了关于«启示录»中七个教会、七印和七号的重大亮光.他把这些预言的象征置
于一个框架之中,即两种施行荒凉的权势：先是异教,其后是教皇制度.他并未看见这些象征
的一切预言特征,但他所看见的,确立了对从使徒时代直到世界末了上帝教会之内在历史与外
在历史的基础性理解.内在历史由诸教会所代表,而教会的外在历史则由七印所代表.他看出
七号是上帝对罗马施行审判的象征,是对世界末了上帝审判罗马之事的预表;然而他并未看见
,世界末了的罗马是由一个三重联合所组成的.

尤赖亚·史密斯所著、题为«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那本书,包含一些错误的观点,但被怀爱伦
姐妹称为“上帝所赐的援手”.她指出,这本书应当与«善恶之争»«先祖与先知»和«历代愿望
»一同流通.她的强力背书并不意味着这本书与她自己的著作具有同等的启示地位,而是说这
本书包含“伟大的教训”,并且曾“使许多宝贵的灵魂认识真理”.

本书采用米勒派的预言逻辑,并结合在1844年10月22日之前所未见的预言概念.我们在阐述
“三样灾祸”的三重应用时,将引用书中的段落.

米勒指出：“七号是七种特殊而严厉的审判——这些审判被降在地上,或者说罗马王国——
的历史.”前四号代表加在异教罗马身上的审判,第五和第六号是上帝加在教皇罗马的审判,
但米勒并未认识到第七号代表上帝对现代罗马的审判.谈到«启示录»的七印和七号,尤赖亚·
史密斯写道：

羔羊拿了书卷之后,便立刻开启诸印;使徒的注意被引向每一印之下所发生的景象.数字七
在圣经中已被指出象征完全与完美.因此,那种认为七印涵盖某一类事件的全部,其范围或
许延伸至君士坦丁时期,而七号则自那时起另起一系列并继续往后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七
号所指的是一系列与七印事件同时发生、但性质全然不同的事件.号角是战争的象征;因
此,诸号表示福音时代各国之间将要发生的重大政治动荡.诸印所指的是宗教性质的事件,
并包含自基督教时代之始直到基督再临的教会历史. Uriah Smith, Daniel and
Revelation, 431.

号角是战争和政治骚动的象征.谈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时,史密斯指出：

'第2节.我又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角赐给他们.'

这节经文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截然不同的事件.在这些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教会在所谓
的福音时代中的历史.而在现在引入的七号中,我们看到将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主要政治和
战争事件.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76.

第七印在«启示录»第八章前六节被揭开,而在第七印开启的背景下,七位天使手拿七支号筒,
预备吹响.



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约有半小时的寂静.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并有七支
号角赐给他们.又有一位天使来,站在祭坛前,拿着金香炉;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同众圣徒的
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连同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升到神面前.天使
拿起香炉,盛满坛上的火,投在地上;随即有声音、雷轰、闪电,并且地震.拿着七支号角的
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号.启示录 8:1-6.

我们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辨识出一个预言性的异常,但尚未专门讨论其特定的预言现象.这个
异常在于：在预言历史中代表一连串里程碑的那些符号,都会在它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的结
局一并汇聚.我们已经指出,以西结书第八章四种可憎之事所代表的老底嘉式复临运动的四代
,标示了特定的里程碑,但它们每一个,作为一次考验,都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历史中重复出
现.这一异常也见于七号;因为尽管它们代表了临到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以及现代罗马的特定
审判,但当针对现代罗马的执行审判随着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开始时,它们又会再次汇聚
.

七号在过去应验时各有其具体日期,但怀爱伦姐妹也把«启示录»第八章中持七号的七位天使,
置于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的历史之中.

“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那些为神的道,并为他们所持守的见证而被杀之
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不为我们的血伸
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他们被宣告为纯洁、圣洁］;又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直等他们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要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数满足了.”
［启示录6:9-11］这里向约翰所展现的景象并非现实,而是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发生的事.

引自«启示录»8:1-4. «手稿发布»,第20卷,第197页.

在前一段中,怀爱伦姐妹将第五印的对话及其应验应用于第八章中七位天使将要吹号的时期,
但她也把同样的景象放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两个声音的历史之中.

当第五印被揭开的时候,启示者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祭坛底下那一群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
的见证而被杀的人.随后,便出现了«启示录»第十八章所描述的场景：那些忠心而真实的
人被从巴比伦中呼召出来.[引自启示录18:1-5.] «手稿发布»,第20卷,第14页.

七号代表上帝在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以及现代罗马历史中的审判;但它们也体现在2001年9
月11日的历史中,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第二个声音中.论及«启示录»第八章的前六
节之后,尤赖亚·史密斯开始阐述前四号的历史应验.

七号的主题在此重新展开,并占据本章余下的部分以及第九章的全部.七位天使预备吹号.
他们的吹号作为对«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预言的补充,以旧罗马帝国被分裂为十个
部分为开端;对此,我们在前四号中已有描述.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477
页.

史密斯指出,前四号是神对异教罗马的审判.他引用第七节,那里指出第一号的预言特征,随后
又指出其历史上的应验.

在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中,降临的第一记沉重而严酷的打击,是阿拉里克率领的哥
特人与帝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为后来的入侵开辟了道路.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于公元39
5年1月去世,而在当年冬季结束之前,阿拉里克麾下的哥特人就已武装起来对抗帝国.



阿拉里克率领的第一次入侵蹂躏了色雷斯、马其顿、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未抵
达罗马城.然而,在第二次入侵中,这位哥特人首领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出现在
“永恒之城”城下,这座城市不久便沦为蛮族狂怒的牺牲品.

“第一号角的吹响大约在四世纪末及其以后,指的是哥特人对罗马帝国发动的这些毁灭
性入侵.”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第478页.

史密斯将阿拉里克认定为第一号所代表的、上帝对异教罗马的审判之象征.每一号都有一个
历史人物作为该号的代表;阿拉里克代表第一号在四世纪末的来临.米勒不可能看出这只号临
到罗马是因为强制守主日,因为米勒自己是守主日的人.史密斯也忽略了这一点,但他确实承
认,第一部强制性的主日法是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颁布的.与主日强制相关的预言性准则
始终如一,因为上帝从不改变;这条准则就是：“国家的背道之后必有国家的毁灭.”阿拉里
克所代表的是国家毁灭的开端,而这一开端正始于君士坦丁颁布第一部主日法的那个时期.

史密斯接着引用第八节,该节指出第二支号角,然后继续他的评注：

在君士坦丁之后,罗马帝国被分为三部分;因此常出现“人的三分之一”等说法,暗指遭受
灾祸的帝国三分之一部分.这次对罗马王国的分割是在君士坦丁去世时于他的三个儿子
之间进行的,他们是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君士坦提乌斯掌管东方,并
定都于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二世掌管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康斯坦斯掌管
伊利里库姆、非洲和意大利.（见萨宾«教会史»,第155页.）就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艾略特在亚伯特·巴恩斯所引述的对启示录12:4的注释中说道：“至少有两次,在罗马帝
国被永久地分为东西两部分之前,帝国曾被三分.第一次发生在公元311年,当时帝国被分
给君士坦丁、利西尼乌斯和马克西敏;另一次发生在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去世时,由康
斯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分治.”——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第480页.

史密斯所引用的历史学家提到的罗马既被分为三部分,也被分为两部分的历史现象,是表明现
代罗马三重联合的罗马要素;这一三重联合构成了一个被分为两部分的结构,代表政教结合.
史密斯在继续论述时,接着指出与第二号角相关的历史人物.

用以说明第二支号筒吹响的历史,显然是指“可怕的盖塞里克”对非洲的入侵与征服,随
后又对意大利的征服.他的征服大多属于海上战争;他的凯旋“仿佛有一座燃着火的大山
被扔进海里”.还有什么形象能更好,甚至同样贴切地,描绘舰队的冲撞,以及沿海各地战争
所造成的普遍浩劫呢？在解释这支号筒时,我们应当寻找一些对商业世界具有特殊影响
的事件.所用的象征自然引导我们去寻找动荡与骚乱.唯有激烈的海上战争才能应验这一
预言.若头四支号筒的吹响关乎四个促成罗马帝国覆亡的显著事件,而第一支号筒指的是
阿拉里克麾下哥特人的劫掠,那么在这一支号筒中,我们自然会寻找紧随其后的、动摇罗
马权势并促成其覆亡的下一次入侵.接下来的一次大入侵,就是“可怕的盖塞里克”率领
汪达尔人的进犯.他的征战年代在公元428年至468年间.这位伟大的汪达尔首领将其大本
营设在非洲……

关于这位大胆的海盗在罗马覆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吉本先生用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措辞
：“盖塞里克,这个名字在罗马帝国的毁灭中,理应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的名字同列.”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481, 484.

史密斯在引用历史学家吉本（其指出前三支号角的历史象征）时,认定盖塞里克为第二号角,
并说盖塞里克“堪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并列”.阿拉里克是第一号角,盖塞里克是第二号角,



而匈人王阿提拉是第三号角,这在第十节中有所论及.史密斯指出,由盖塞里克所代表的第二
号角,所对应的历史是“428-468”.随后,史密斯引用了界定第三号角的第十节,继续他的叙
述：

在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应用中,我们被引向第三个导致罗马帝国倾覆的重要事件.而在寻
找这第三支号角的历史应验时,我们将借助艾伯特·巴恩斯博士«注释»中的几段摘录.正如
这位注释者所说,解释这处经文是有必要的：“应当有某位首领或战士,可以比作一颗炽
烈的流星;他的行程将格外辉煌;他会突然出现,像一颗燃烧的星辰,然后又像其光在水中被
熄灭的星辰那样消失.”——«启示录注释»第8章

在此预先说明,这支号角寓指阿提拉率其匈人部众对罗马势力发动的毁灭性战争和凶猛
入侵. . ..

“这星名叫苦艾［表示苦涩的后果］.”这些话——正如我们这一版本中的标点所表明
的那样——与前一节联系更为紧密,使我们暂时回想起阿提拉的性格、他亲手制造或充
当工具而造成的苦难,以及他名字所激起的恐惧.

“‘完全根绝与湮灭’最能概括他所施加的灾祸.他自称‘上帝之鞭’.” Uriah
Smith,«但以理与启示录»,484,487.

由匈人阿提拉所代表的第三号的历史,始于公元441年,直到他于公元453年去世.随后,史密斯
引用第十二节经文,该节引出第四号,并描述了蛮族君主奥多亚塞,在那里,西罗马的三重象征
由太阳、月亮和星辰所代表.他将这三个象征界定为：“太阳、月亮和星辰——它们在此无
疑是象征——显然表示罗马政府的三大光体——即皇帝、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牛顿主教指
出,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是罗慕路斯,他被讥称为‘奥古斯都卢斯’,也就是‘小奥古斯都
’.西罗马于公元476年覆灭.然而,虽然罗马的太阳已熄灭,但在元老院和执政官仍然存在之
时,其次级光体仍然微弱地发光.可是,经过多次内乱与政运变迁,终于在公元566年,古老政体
的整体形态被颠覆,罗马本身也从‘世界的女皇’沦为向拉文纳总督纳贡的贫穷公国.”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87.

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关于罗马三重分裂的见证,它预示着现代罗马的三重联合.对于东
部罗马与君士坦丁皇帝而言,这种三重分裂由他的三个儿子所代表;而在西部罗马,则表现为
他们的三元政体.随后,史密斯指出,日、月与星象征着西部罗马被推翻的特定次序.他以如下
对最后三支号角的引言结束了他的叙述.

这些蛮族的首次入侵给帝国带来的灾难固然可怖,但与随后将要降临的灾难相比仍属轻
微.它们不过是暴雨来临前的几点雨滴,与不久将倾泻在罗马世界的洪流相比微不足道.其
余三支号角都被祸患的阴云所笼罩,如下文诸节所述.

'第13节.我观看,又听见一位天使在空中飞过,大声说：祸哉,祸哉,祸哉！地上居民有祸了,
因为那其余三位天使尚未吹响的号声.'

这位天使并不是那七位吹号天使之列的一位,而只是宣告剩下的三支号是祸哉之号,因为
当它们吹响时将要发生更可怕的事件.因此,接下来的,也就是第五号,是第一祸哉;第六号
是第二祸哉;而第七号——这七个号中最后一个——是第三祸哉.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
与启示录»,493.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讨论这三个号角祸灾.

帝国罗马在其覆亡中的诸般灾祸,被一一述及,直到罗马不复有皇帝、执政官或元老院.
“在拉文纳总督统治之下,罗马被降为第二等.”
太阳的三分之一被击打,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也被击打.
凯撒的血统并未随着西方皇帝的灭亡而绝迹. 罗马在覆灭之前,只拥有帝国权力的一部分.
君士坦丁堡与之分掌世界帝国的统治. 而那座仍为帝都的城市既未为哥特人也未为汪达
尔人所主宰;自君士坦丁首次迁移帝国都城之后,其皇帝常常把罗马的皇帝视为自己委任
的代理统治者. 而君士坦丁堡的命运留待别的时代,由别的号角宣告.
至此,太阳、月亮与星辰也不过只有三分之一受了击打.

第四号末尾的话语暗示了西罗马帝国将来的复兴：“白昼的三分之一不发光,黑夜也同
样如此.”在世俗权力方面,罗马归拉文纳管辖,而意大利则成为东罗马帝国所征服的一个
行省.然而,更适宜归于其他预言的是,为捍卫圣像崇拜,教皇与皇帝的属灵与世俗权力首次
发生了激烈冲突;并且,查士丁尼将一切教会权柄授予教皇,从而推动了教皇至上权的兴起,
而它后来又取得了册封君主的权力.主后800年,教皇授予查理曼“罗马人的皇帝”的称
号.”——基思.那一头衔又从法兰西国王转移到德意志国王手中.并由皇帝弗朗茨二世于
1806年8月6日最终且永远予以放弃.A. T. Jones,«今日列国»,第54页.


